【亲情无限】
白“若”兰
（一院杨伟源，2013年4月30日）

2013年4月28日 星期日 天气晴转阴

“好香啊！”晚上八点一刻，拖着疲惫身躯、刚刚踏进家门的我，一闻到白玉兰花香顿觉神清气爽。老爸笑嘻嘻地说道：“是啊，我们家的白玉兰开花了！快点进屋收拾下行李，待会爸爸煮面给你吃。”
放下行李不到五分钟，就传来熟悉的声音：“伟源杨，吃面咯！”接着一个吃货便兴冲冲地跑到厨房。我接过爸爸手里捧着的热腾腾的青菜加肉面，拿起筷子慢慢地品尝好久没吃过的人间美食——这是爸爸的味道，充满温暖的气息。
闻着窗外的白玉花香，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2013年4月29日 星期一 天气晴转阴
今天晚饭后，我陪老爸去散步。在出发之前，我恳请他脚下留情，不要走太远，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走到我初中母校后面那一条巷子时，我又闻到了玉兰花香，屁颠屁颠地跟在爸爸的后面，偷偷地傻笑，心理感叹道：我们被白玉兰包围了！
走过了我们以前散步时必经的蓝波湾，老爸带我来到一个之前未到过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新铺成的柏油公路，它的两边种满了花草树木，在橙黄色灯光的照耀下，这一切都显得很唯美。笔直的路通向远方，貌似没有尽头，大概是新开发的地区，人迹罕至。一边走着，老爸一边赞叹这里的花很香。我把鼻子靠近旁边的花丛，深呼吸，一点香气也闻不到，疑惑地对他说：“哪有？这里那么多花聚集起来的香味还不如我们家一棵白玉兰树上开的花香。”老爸笑着猛点头。我继续跟在他的后面。老爸的身材基本上还是依旧，肚子还是有很多肉，但是现在他的两只小腿肚十分结实，步伐比以前矫健多了，连续不断地走了一个小时都不见他喘。为此我感到很欣慰，但是当看到他的平头短发里出现了许多异于黑色的发丝，我的心就不禁抽了一下，鼻酸酸的。为了转移注意力，我问他：“爸爸，你是不是很喜欢散步啊？”话音刚落，老爸突然放慢了脚步，这时我已经跟上他的脚步了。他用手轻抚一下我的后脑勺，说：“其实，爸爸是个比较懒的人，但是为了健康，必须得锻炼身体啊！一生病就得花钱，只有身体强壮，爸爸才不会给你和你弟弟、妹妹带来金钱负担，所以才会一直坚持散步。”此时，我心里满满都是感动。眼前这个男人穿着从地摊上买回来的休闲短袖短裤，剃了个平头，在别人眼里，他可能是个十分普通的农民。但是，在我心里，他却是全天下都比不上的好爸爸、好老师。
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回到家了。很久不曾散步，此时我的双脚都酸酸的，但是看到老爸开心得像小孩一样，我就明白这是值得的。每次回家闻到白玉兰花香时，我就觉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爆棚。
这棵白玉兰现在长得有五六层楼那么高了，想当年它比我还矮。那么多年了，它和我都在老爸的照顾下茁壮成长。
老爸喜欢种花花草草，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家里种盆栽的米兰、夜来香、茉莉花、发财树、白玉兰树。他兴致勃勃地把两盆发财树摆在门前两侧，对弟弟妹妹还有我说：“希望这两棵树保佑爸爸赚好多好多的钱，供你们读书。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那时的我们就知道爸爸妈妈赚钱不容易，默默地点点头。之后我记不住香气传千里的白玉兰的名字，频繁地问老爸，每次问老爸，他总是这么回答：“这是白若（玉）兰，好香，好香的。”虽然夹杂着家乡话的口音，但是我也总能知道，老爸说的“若”就是“玉”，就这样我渐渐地喜欢上叫白“若”兰这种植物。
到了我读初一时，白玉兰树长得越来越高，树根几乎撑破了花盆。就在那年的青年节，老爸带领弟弟妹妹和我移栽白玉兰。他让我们三个小的去寻土，而自己则拿起铲子朝地里挖坑。三个小家伙拿着小桶一个接一个地去搬运土壤，当时周围还没有铺上水泥公路，我们很容易找到了栽树要用的土。那时我们还小，两三次来回才运回了足够的土。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一个劲地往肚子里灌水——太渴了！这时我们三个小家伙才有力气观察老爸的工作情况，只见他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就像雨打在车窗上一样哗哗啦啦地流下来。等坑挖好后，老爸轻轻地把白玉兰树的根部与花盆分离，那原先包裹着白玉兰的土壤，竟然被无数条粗根镶嵌着！我们仨都长大了嘴巴，“哇！”了一声。老爸笑了笑说：“这白‘若’兰长得真快，这小花盆都快容不住它咯！”接着，他把这个急迫长大的小树苗慢慢地放进坑里，用双手固定着树干，使它笔直向上地屹立着，再让弟弟、妹妹和我把运回来的土倒入坑里。之后，老爸用铲子不断地拍打新土，最后给白玉兰浇了移栽后的第一盆水。那天大家虽累尤乐。
老爸很爱这棵白玉兰，家里的剩饭剩菜都被他拿来“喂”它了。有好几次夜里刮台风，次日早上他一出门看见白玉兰倒了，总会心痛好一会，然后找粗绳子固定住它，让它一直笔直地向上生长。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去，我的个子基本固定在一米六几，小白玉兰却越长越高。我从初中升上高中再到大学，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白玉兰却一直站在家门前，陪着老爸。
白玉兰将就像一根无形的线将我们父女俩连在一起。
我清晰地记得，在2011年9月1日那天上午，老爸陪我从惠州坐车来到广州，找到了我梦想之地广中医。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大学城，即使到了广中医广药站，也找不着北。好不容易在一个天桥的附近看到对面楼上有“广州中医药大学”这七个醒目的大字，老爸扛着沉重的行李，带着我爬上天桥。我们大费周折过了天桥后，询问了保安才知道所到之处是教学区，生活区在对面。我内心惊讶了一会，又猛地抽了一下：又得辛苦老爸把那么重的行李扛上天桥搬到对面的生活区。那时，我跟在老爸的背后，鼻子发酸。在经过天桥的时候，我看见右手边校道两旁种满了白玉兰！从那以后，每每我经过天桥看到白玉兰闻到花香时，我都会想起老爸。或悲伤，或快乐，只要看到白玉兰，我就觉得心里很安乐。
出门在外求学，人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在这时，我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家。每当看到天桥下校道两旁的白玉兰时，我就好像看到了老爸的身影，鞭笞着我要向白玉兰一样正直地成长，香气传千里。
白“若”兰好香，好香的！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3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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